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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光 你说你最爱丁香花
□马东（宁夏银川）

春来了
□吕海玲（宁夏银川）

本版投稿邮箱：ycwbtg@163.com

迈向七十岁
□王海明（宁夏银川）

太阳从窗外照射进来，书
房里阳光灿烂，空气中飘浮着
微尘，在阳光下舞动着光芒。

花草的清香淡淡散入鼻
息，薄荷青翠欲滴的嫩芽像落
炕的娃娃窜着长，吊兰和绿萝
在比赛抽枝攀爬，几盆长寿花
开得正旺，红的似火，粉的娇
嫩，黄的艳丽，紫的妖娆。一米
多高的鸭掌木浑身挂满淡淡的
紫红的嫩芽，一枝枝探出小脑
袋 ，延 续 着 旺 盛 不 屈 的 生 命
力。春意浓时，日子在花香草
芽中变得轻盈。

推开窗，风从脸颊滑过，留
下柔软的时光，我轻闭双眼，贪
婪地吸着暖暖的太阳，享受着
大自然馈赠给春天里的一切美
好，温暖滋养身心。

春是大地写给世界的情
书 ，春 风 轻 抚 唤 醒 沉 睡 的 枝
芽。绿化带里受到庇护的转角
旮旯，最先的一抹新绿是“辣辣
英”，她是闻到春风就第一个破
土而出最勇敢的春之使者，给
荒芜寂静了一个冬天的大地带
来希望和生机。小时候看到灰
蒙蒙了一个冬天的土地上有绿
色的草芽长出来，认得是“辣辣
英”活了，稀罕得紧，就和小伙
伴们争先恐后地四处翻找了拔
出来，绿色的叶子下面是白色
的如同萝卜样细小根茎，用手

撸几下，快速放进嘴里嚼起来，
丝丝辛辣夹杂着唾液一起在口
腔里翻滚，尝春的惬意在辛辣
的刺激下激活了生命里新一轮
的开启。

春色撩人时，每一片叶子
都写满生长故事。枯枝腐草中
有小虫子在爬动，一脚踩下去，
解冻的土地蓬松柔软，一个微
微下陷的脚印赫然站立在眼
前。苦苦菜也有了两三瓣芽，
青草由冒尖时的嫩黄，在太阳
公公的爱抚下变得翠绿茁壮，
蒲公英已在孕育花苞，茵陈、艾
草一簇簇一团团地摇着纤细手
臂蓬勃向上生长。

公园里，松柏变得葱翠，不
知细叶谁裁出，烟花三月柳俏
羞。湖边的垂柳不知何时也被
春风醉了，染上了鹅黄色，远观
近瞧，形容成黄色也不妥，是一
种不一样的可爱的绿，风儿轻
轻托起柳枝摆动，又默默地垂
下，陪这些俏皮的柳姑娘在荡
着秋千。

柳树下，湖面已柔情似水，
不远处有小船入水，年轻的游
客有节奏踩船桨的姿势伴随着

“哗哗哗”的湖水声铿锵有力，
年轻真好啊！

莲花池边成群结队的小鱼
儿自由地游玩嬉戏，清澈静谧
的湖水倒映出鱼儿们线条般灵

活悠闲的身姿，格外欢快。蓝
天，白云，微风，阳光，以及游人
游船柳树的影子，都在水中荡
漾，组成了一幅如诗画卷。

偶有穿着短袖的年轻人从
我身边经过，低头看看自己身
上的棉服，尴尬到害羞。抬头
四处张望，发现蜗居了一个冬
天的老人和幼童都褪去了厚重
的棉服，两个玩跷跷板的孩子
身形轻盈如弹珠，依着湖边晒
太阳的老妇，掉光了牙齿微微
内陷的面轮上爬满了岁月的褶
皱，依然喜眉笑眼地看着玩耍
的孩子，青春的逝去依然掩盖
不住女性的柔美娇羞。

还好，还好，无趣的冬天终
于夹着尾巴在逃跑，万物已经
从蛰伏中苏醒，连空气都弥漫
着泥土与新芽的芬芳。看哪！
桃花含苞待放，杏花在孕育花
骨朵，杨树在发芽，榆树已开了
花，连香椿树也探出了尖尖的
细芽在张望。

春天是万物苏醒的画面。
万物都在忙着苏醒，忙着发芽，忙
着开花，忙着活出一个新的自我，
忙着向世界呈现一个崭新的姿
态，忙着向世界宣告——我来了。

我深情地看着这个到处欣欣
向荣，处处都在萌发着新的律动
的世界，深深地吸一口气，情不自
禁地呢喃：“春天真的来了！”

季 节

小时候，凡说到七十岁，觉得那是
与消逝很近而离自己很远的地方，或者
是与我们毫不相干的甚至是地球以外
虚幻缥缈的东西。小时候也觉得，五十
岁也是“很老”的老人了。而今，我们的
一只脚已经踏进了七十岁的大门，可我
们并没有觉得自己有多老，也老觉得自
己这也没学会，那也不懂行，甚至，说了
一辈子的话也不知道怎么说才对路。
真是越活越害怕，越来越不会活了。不
过，一想起从前，或者想起学校真的是
很遥远的过去了，虽然遥远，但经历过
的事却非常清晰，并时时浮现在脑海，
相反，眼下经手的事转头就忘，每每想
到此就让人啼笑皆非。

来到七十岁的门前，知道这扇门根
本就不用敲，它会自己无情地打开，相
反，自己根本就没做什么准备，反而在
心里充满了难以想象的害怕。这些心
里话，也根本不敢对人讲，更不敢对孩
子们讲，只能像老牛反刍那样，关起门
来独自慢慢咀嚼，回忆从前，慢慢思考，
一句话，学会独处，害怕热闹，是我辈应
尽快适应的人生必修课。

不管你准备好了还是心中充满了
不情愿，一只脚已踏进七十岁的门槛是
无法改变的事实，岁月无情，进入七十
岁，预示着我们这辈子活力四射的阶段
已然结束，接下来的日子，要不断与衰
老、病痛作顽强斗争，衰老的路上，还要
不断学会与儿女，与孙子日新月异的相
处之道，也需要学习新事物，尽量不被
时代淘汰，也尽量不要成为孩子们的累
赘，过有质量、有尊严的生活。不该想
的别想，不该做的别做，虽然再不能为
家庭作大的贡献，但也尽量别让家庭因
咱而拖累。做一个“又耷又哑，看破不
说破”的智慧老人。

既然无法抗拒岁月的无情，就满怀
信心地坦然面对吧！

窗前有一树丁香，每年四月
的时候繁花挂满枝头，从旁边走
过，深深吸一口气，屏住呼吸，让
由淡至浓的香气在胸腔中停留好
久，我会舍不得吐出那一口气。

夜晚打开窗，香气持续不
断地穿越而来，轻轻呼唤一声，
她应该会有回应。

“你说你最爱丁香花……”
如果这花香有感觉，她一定会

知道，我是喜欢她的，要不然，为什
么我总是站在窗前凝视、沉思。

花瓣慢慢飘落，我想，那肯
定就是给我的回应，她说，你的
梦里不应该只有思念，还应该
有更多甜蜜。

我惊喜道：“你怎么会知
道？”

“你说你最爱丁香花，因为
你的名字就是她，多么忧郁的
花，多愁善感的人啊……”

借着月光，走出房间，走近
那一树丁香，春节的红灯笼还挂
在附近的树上，透出的灯光把一
簇簇丁香打扮得分外迷人美丽，
我看见一个身影、一个梦。

你穿上军装走了，就那么
轻悄悄地走了，没有人知道你
去了哪里，连续几日我望着前排
空着的座位有些痴呆，忽然有一
日我才发现你从我的学习生活
中暂时离开了，当然是那首歌响
起的时候，“你说你最爱丁香花，
因为你的名字就是她”。

日子慢慢走着，牵挂却偶
尔还在。几百个慢慢滑过的日
子之后，有一天我收到一封来
信，在信中你说，你在江南的一
个城市读军校，而我们也临近
高考，你还说江南的城市也有
丁香，偶尔你也还会唱起那首

《丁香花》。
又一个春暖花开的四月，

你回到了西北的省城，我恰好
也和同学到了那里，约好了在
周末一起去看你。在你家的屋
前我也看到了一树丁香。你和
姐姐端出来一脸盆的面条和臊
子，吃进肚里的面条有丁香花
的味道。

书信来往持续了好长时
间。有一天你在信中感慨，参加

工作，稳定了，该谈恋爱，该考虑
婚姻大事了，往日那些谈得来玩
得来的好友都去了哪里？

我选择了沉默，其后的书
信似乎是少了、断了。

新年冬日的一天，我去你
的城市出差，茶间闲聊时，说起
那段过往，你好像忘了，你说

《丁香花》几乎也不会唱了，如
果要唱，也会被人吐槽跑调没
有韵味的嗓音。

四月底的一天，朋友发来
信息，说，你去了很远很远的地
方，见一面非常困难，可能要等
很久。我不相信，翻出以前的
书信，我想看看你到底去了哪
里，那地址却是很多年前留下
的。我哭啦。

“你说你最爱丁香花，因为
你的名字就是她……你看啊，
漫山遍野，你还觉得孤单吗？
你听啊，有人在唱，那首你最爱
的歌谣啊……”

丁香常在，花香依旧，我想
去开满鲜花的山坡，在一个飘
雨的日子。

有 感

丁香。李振文摄


